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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口头诗学理论为背景，从“程式”、“主题”、“故事范型”３个层面揭示冯梦龙编撰的

“三言”拟话本小说所含有的口头艺术特征。分析认为，冯梦龙“三言”拟话本小说保存了口头诗学

特征，丰富了口头诗学理论，并对口头诗学进行了“书面化”改造，这不仅有利于探究中国古代白话

小说的艰难蜕变历程，而且也证实了口头艺术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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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冯梦龙“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以其对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新形式的开创在中国小说发展史

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应当指出，这种新形式

是基于对自古以来至宋代兴盛的“说话”的成熟形

式的改造之上。因此，拟话本小说以书面的形式保

存了大量的口头艺术特征，这些口头诗学特征已经

深入到了拟话本小说的语言、结构、叙事话语等各个

方面。随着拟话本书面文本的发展，这些口头特征

显示出一种弱化趋向。朝戈金在约翰·迈尔斯·弗

里的著作《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一书的“译者

前言”中，把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理论进行了简要的

概括：“口头程式理论的精髓，是三个结构性单元的

概念，它们构成了帕里洛德学说体系的基本骨架。

它们是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以及故事型式或故事

类型。”［１］这些概念在贝茨·洛德所著的被约

翰·迈尔斯·弗里称为口头诗学“圣经”的《故事的

歌手》一书中有详尽的阐述。本文试图以帕里洛德

口头诗学理论为背景，以“三言”为考察中心，从程

式、主题和故事类型３个方面揭示拟话本小说的口

头诗学特征及其弱化趋势，并对拟话本所具有的中

国民族传统因素予以揭示，从“中国特性”方面考察

拟话本小说对口头诗学的理论贡献，以期对拟话本

小说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言”的程式特征

　　程式概念在口头诗学理论中与我们平常的理解

有很大差异。帕里的程式概念是：“在相同的格律

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

组词”［２］。我们发现，帕里所说的程式是词而不是

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结构、套路等一些僵化的概念。

洛德从歌手的角度对程式进行了研究，指出歌手学

习的过程“是一种无意识的吸收、融会和贯通过程。

年轻歌手一直在有意识的琢磨那些故事，而这些故

事之间是以无意识的独特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但

是，当歌手开始演唱时，故事的叙事方式像早已准备

好了似的出现在眼前。于是，程式便为他诞生，他由

此而获得了程式化的表达习惯”［２］。因此，程式是

歌手长期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表达习惯，它因人而异，

富有创造性的歌手往往“将新的词语放入旧有的模

式中，新的程式便产生了”［２］。程式为表达主题服

务，不同歌手的程式积累是不一样的，同一歌手的程



式积累也会随主题材料而变动，因此，程式不是死

的，而是流动的、变化的。

中国古代的“说话”经过漫长的发展，到宋代达

到了成熟。宋代“说话”经过艺人长期的表演实践，

积累了一整套的表演程式，这些程式在口头表演时

是流动的、跳跃的、变化的，到明代，冯梦龙根据宋元

以来的“说话”以及“话本”进行了加工，写成“三

言”。“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

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括殆

尽。”［３］冯梦龙的编撰首先保存了大量宋元明“说

话”故事；其次对“说话”进行了书面的规范，使这种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新文体形式得以形成；最后是

保存了大量“说话”的口头艺术特征，程式就是其中

之一。

“三言”中很多描写性语词的使用，既表现出某

种频度又灵动变化，比如对女性微笑的描写，往往用

“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来抒写女性的微笑之

美。但更多时候则表现出频度与灵动的结合，例如

对女性外貌的描写：

云鬓轻笼蝉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

一颗夭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莲步半折小

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警世通言》卷

八）

水剪双眸，花生丹脸，云鬓轻梳蝉翼，

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夭桃，皓齿

排两行碎玉。意态自然，迥出伦辈，有如织

女下瑶台，浑似嫦娥离月殿。（《警世通

言》卷十四）

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到，程式词语“朱唇缀一颗

樱桃（夭桃），皓齿排两行碎玉”是重复的，但穿插于

不同的外貌描写中，显得十分自然灵动。类似的例

子有：

眸清可爱，鬓耸堪观。新月笼眉，春桃

拂脸，意态幽花未艳，肌肤嫩玉生香。金莲

着弓弓扣绣鞋儿，螺髻插短短紫金钗子。

如捻青梅窥小俊，似骑红杏出墙头。（《警

世通言》卷十四）

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意态幽花殊丽，

肌肤嫩玉生光。说不尽万种妖烧，画不出

千般艳冶。何须楚峡云飞过，便是蓬莱殿

里人！（《警世通言》卷十六）

其中的程式词语“新月笼眉，春桃拂脸”随手穿

插，恰到好处。

“三言”中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套语很多，诸

如用来提示故事结构的“话分两头”、“却说”；用来

议论的“诗曰”、“或有诗为证”；用来提示故事节奏

的“话休絮烦”、“说时迟，那时快”、“当日无话”、

“闲话休提”等等。但更为重要的是“三言”里所保

留的与“看官”的交流程式，这种交流程式为我们还

原了“说话”的现场场景。比如《喻世明言》卷一“蒋

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写道：

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

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

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

榜样。

又如《醒世恒言》卷六“小水湾天狐贻书”中就

写道：

说话的，那黄雀衔环的故事，人人晓

得，何必费讲！看官们不知，只为在下今日

要说个少年，也因弹了个异类上起，不能如

弹雀的恁般悔悟，干把个老大家事，弄得七

颠八倒，做了一场话柄，故把衔环之事做个

得胜头回。劝列位须学杨宝这等好善行

仁，莫效那少年招灾惹祸。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来源于“说话”表演艺术

的话本小说，“其本质在于表演者对观众承担着展

示交流能力（能够用社会认可的和可阐释的方式来

说话的知识和才能）的责任，它突出了艺术交流进

行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它所指称的内容”［４］。“三

言”小说中普遍存在这种说话人与其理想的接受者

“看官”的交流模式。这种交流模式不仅已经成为

一种程式化的存在，而且被后来的拟话本采用，并在

拟话本的书面化进程中不断被弱化。可以想见，说

话人在“说话”表演的情景中，时时处于一种“失去

听众”的焦虑之中，他要不断地与“看官”进行交流，

激发他们的情绪与热情，激起他们的好奇心与持续

的关注。这实际上是一种处于社会底层的说话人的

“生存”模式。他表演时的交流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交

流，是与有血有肉的“看官”之间的交流，这与书面文

本呈现的“三言”中的“看官”是有区别的，书面文本

中的“看官”是一种假想的接受者。从这一点可以看

到，“三言”在保存“说话”程式上所做的贡献。

同样可以想见，处于表演状态的“说话”艺人在

组织故事的时候将许许多多的词语信手拈来，这些

已经构成其无意识的资料库，冯梦龙极大限度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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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艺人表演的瞬间所呈现的话语状态。而在实际

表演中，故事应当更加精彩灵动，按照洛德的口头诗

学理论，表演者每次表演都是一种创造，即使是表演

同一个故事也会有所不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一个艺人在一个固定的场所表演能够长盛不衰，并

且能够保持稳定的听众群。程式不是僵死的套路和

不厌其烦的翻版与重复，而是一种习惯性的、个性化

的资料库存。

因此可以说，冯梦龙“三言”的可贵之处就是运

用书面形式固定了“说话”艺术的瞬间，并因此而形

成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形式和样态，这种可贵尝试的

意义与局限随着话本小说的繁盛与衰落彰显无遗。

二、“三言”的主题特征

　　帕里关于主题的概念为：“在以传统的、歌的程

式化文体来讲述故事时，有一些经常使用的意义

群。”［２］按照洛德的观点，主题是一些意义单元，如

集会、征兵、宴会等等，因此一个故事会由很多主题

组成，这种多个主题形成的一个个意义单元构成故

事所需要的链条，最后形成一个统一体。也就是说，

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主题群”。由于歌手的创造性，

同一个故事主题在传承过程中会有很大变化，“主

题的形式在歌手的脑海里是永远变动的，因为主题

在现实中是变化多端的；在歌手的脑海中，一个主题

有多种形态，这些形态包括他演唱过的所有形态，虽

然他最近的表演自然而然地在脑海里记忆犹新。主

题并非静止的实体，而是一种活的、变化的、有适应

性的艺术创造。主题为歌而存在”［２］。“在歌手的

日常积累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可以采用多种可能的

形式。当他在新歌中唱到这种主题时，他更易于依

据自己业已储备的材料来重新创作这一主题。”［２］

由此可以看出，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理论中关于主题

的概念和我们平时的理解并不完全重合，有时候

“典型场景”这一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主题的概

念。帕里洛德理论的主题概念的核心是意义单元、

流动性、可变性、因人而异。

不可否认，冯梦龙对于“说话”艺术是非常娴熟

的，他编撰的“三言”主题多样，其中有些故事包含

了多个主题，形成了一个“主题群”，这些主题又构

成一个统一体，具有典型的口头艺术特征。同时我

们发现，“三言”的主题可分为母题模式与典型场景

模式。母题模式就是口头艺术长期形成的叙事主题

套路，这些套路并不是僵硬的模板，而是灵活的、具

有可塑性，它就像结构相同，但家具、装饰品的摆设

完全依主人喜好来设置的房间，走进各家都会有陌

生感。“三言”等拟话本小说把口头艺术的各种母

题模式进行了文本化。以“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

小说把口头艺术常用的典型场景也进行了文本化，

比如闺房、公堂、寺庵、船舱、断桥、坟场等等。由此

可以看出，“三言”的主题模式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传

统与地方性特质，它无疑丰富了口头诗学理论的主

题内涵。

第一，主题的母题模式。“三言”中《喻世明言》

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讲述了江西赣州府鲁廉

宪公子鲁学曾与顾佥事之女顾阿秀从小“面约为

婚”，不料鲁家家道中落，顾佥事见其穷困欲悔婚，

但夫人孟氏与女儿顾阿秀不愿意，暗地请鲁公子上

门欲赠其行聘婚姻之礼金。鲁公子因衣不蔽体，向

其表哥梁尚宾借衣服，梁尚宾得知鲁学曾之事后，自

己冒名去顾家并乘机与顾阿秀行男女之事，并得到

顾家金钗钿等财物。后来鲁学曾去顾家，被指认为

假，顾阿秀得知失身于假的鲁公子而含羞自缢。后

来顾家把鲁学曾告官，鲁学曾被刑讯逼供，加上顾家

园公的错误指认不得已招供，遂被问成死囚。恰巧

陈濂御史奉差巡按江西审理此案，发觉鲁学曾冤枉，

便乔装访事，获得梁尚宾所得的顾家金钗钿罪证，开

庭审理遂冤案昭雪，而鲁学曾也意外得到被梁尚宾

休了的妻子田氏，最后中举、完婚、大团圆。这个故

事中包含了如下主题：悔婚；真假；乔装访事；冤案昭

雪；大团圆。这些主题构成一个个意义单元，串起来

成为一个故事。这些源于口头的单元主题被不断地

拆分、组合，形成一个又一个新的叙事模式，这些新

的模式又来源于相同的主题，这些主题就是母题。

我们阅读拟话本小说以及后来晚清时期鸳鸯蝴蝶派

的作品，再看中国的戏剧、曲艺以及民间故事传说就

会发现，这些故事一遍遍地回溯到这些常说常新的

主题。嫌贫爱富式的悔婚、穷秀才中举、发迹、成亲、

大团圆往往成为“三言”故事的常用路数。“乔装”

模式的主题模式，如《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

兄弟”叙述了刘公先后救起落难的刘方、刘奇二人，

二人饭同桌、睡同榻，多少年后刘方才发现刘奇乃是

女扮男装，后来二人喜结连理；《喻世明言》卷二十

八，写南京应天府黄公之女黄善聪女扮男装随父经

商，父亲患病死去，受到李秀卿帮助并与其结拜合伙

经商，后来喜结连理的故事，也是一个“乔装”模式

的变体。类似的例子在凌初《初刻拍案惊奇》卷

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中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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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娥女扮男装；《二刻拍案惊奇》卷四“青楼市探人

踪，红花场假鬼闹”中公差扮作客人访凶手等拟话

本中重现。至于公案话本小说中官员为打探案子真

实情况而乔装访事更是司空见惯，但具体行文又各

有千秋。当然，母题作为主体意义单元还有很多，上

面只是其冰山一角。母题模式的固定化与灵活性体

现了口头艺术观众的欣赏习惯，易于听众随故事的

进展形成一个又一个接受期待，而对于说话人来说，

熟悉的主题与灵动的变化有利于和听众形成交流关

系，从而保持一种融洽的书场氛围，达到良好的接受

效果。

第二，主题的“典型场景”模式。“三言”中保存

了大量的“典型场景”，比如风月妓馆、小姐闺房、寺

庙尼庵、判案公堂、梦境等等。这些典型主题场景形

成了相似场景中的相似故事，构成了中国古代白话

小说特殊的叙事模式。按照洛德的口头诗学理论，

口头艺人演绎故事并不是靠纯粹的记忆，因为记忆

是僵死的，而是靠长期的形成于其无意识领域的程

式、主题与故事类型；当表演时，这些主题就成为一

个个等待排列组合的意义单元，不同的排列形成不

同的故事格局。由此可见，包括“三言”在内的拟话

本小说也只是这些口头艺术中主题模式的冰山一

角，不能够穷尽复杂多变的口头表演艺术。例如

《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基本上

是以场景的形式推动故事进程，一个个场景构成一

个个意义单元，即主题中的嫖院、庙会、起解、会审、

探监、团圆。但是我们发现，在现实的表演中对主题

的呈现各有不同。比如秦腔《玉堂春》中的“会审”

一折，王金龙问玉堂春状告何人，玉堂春认出是“丈

夫”王金龙，于是就大胆说要告王金龙负心以致让

她落难；而冯梦龙在小说中写道，玉堂春刚开口说：

“爷爷！我从小接着一个公子，他是南京礼部尚书

三舍人”时就被王金龙喝住：“住了！我今只问你谋

杀人命事，不消多讲。”这明显是王金龙怕外人知道

他当初嫖妓的事。由此可见，书面文本与表演艺术

的区别，虽然“三言”保存了大量口头艺术特征，也

可以看出一些向书面文本过渡的痕迹。

《警世通言》卷二十八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

事的演变更体现了拟话本小说中口头艺术的主题场

景的多变特征。该故事本来是经历了复杂的演变，

从《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八之“李黄”中的捉妖杀

妖到《湖鉌杂记·雷峰塔》中的建塔镇妖［５］。故事

到冯梦龙有了更多改进，我们相信冯氏改进的基础

是口头艺人对白娘子故事主题的增益与演进，但冯

氏故事基本采取了如下主题场景：雨中赠伞、索伞相

会、法海降妖、永镇塔下等，这些小主题统一成“戒

色”的教化的大主题。但冯梦龙的编撰只是呈现了

口头表演的瞬间，该故事在表演过程中主题逐渐发

生了变异，摈弃了那些把白娘子妖魔化的主题，增加

了新的主题场景，比如白娘子为维护爱情而盗取灵

芝草、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等场景，并以爱情悲剧

做结。由此可见，口头艺术永远是丰富的。

第三，母题的主题模式与场景的主题模式有时

是很难区分的。在“三言”中，如《警世通言》卷二十

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场景“公堂”与 “认亲”母

题的重合；《醒世恒言》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中媒婆之子陆五汉冒充公子张荩到小姐潘寿儿闺房

相会骗奸，这里真假母题与闺房场景结合构成了故

事核心。这样的例子在“三言”中很是常见。

由此可见，“三言”拟话本小说中口头艺术的主

题特征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些特征所具有的民族

特性使“三言”等拟话本本身成为一个母题，在漫长

的中国戏曲、曲艺、文学等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改编。

据学者统计，“三言”中“《喻世明言》有１６篇，《警世
通言》有２２篇，《醒世恒言》有１６篇”［６］均被后人做
了各种改编。笔者认为改编比例如此之高的重要原

因是与“三言”所保存的大量具有民族性的叙事主

题有很大关系。这些与接受者有密切关系、来自社

会底层的“三言”小说，其主题中包含许多中国人特

有的人生典型情景，这些情景已经上升为一种人们

心理的原型模式，“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景就有多

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

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７］。如果把有些流传至今而

常演不衰的故事，如“白蛇传”、“玉堂春”、“杜十

娘”、“司马貌”等等进行对比，就很容易发现主题的

流动性变异。由此发现，“三言”的这些主题特征只

不过保存了“说话”表演的瞬间，并把这个瞬间进行

了书面化的固定，对比依然活跃的表演艺术很容易

看到这一点，这种对比为研究“三言”的口头诗学特

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三言”来源于“说话”，这是

诸多研究者已经证明的事实，但“三言”在多大程度

上传承了“说话”，又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书面化改

造，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传统母题

是怎样的，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以上论述部

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三言”的故事范型特征

　　帕里对于故事范型曾这样论述：“在口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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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着诸多叙事范型，无论围绕着他们而建构的

故事有着多大程度的变化，他们作为具有重要功能

并充满着巨大活力的组织要素，存在于口头故事文

本的创作和传播之中。”［１］也就是说，故事范型是一

种相对稳固、能够被继承传播的、具有灵活多变特性

的组织要素。“甚至就同一位歌手而言，从这一次

表演到下一次表演，要说其间有什么成分固定不变，

那简直就近于无稽之妄谈，况且这还不是指逐字逐

句地对应的文本层次，而仅是针对主题和故事范型

而言。变异的模式包括细节的精雕细刻、删繁就简、

某一序列中次序的改变或颠倒、材料的添加或省略、

主题的置换，以及常常出现的不同的结尾方式等

等。”［１］“三言”拟话本作为一种假想的“说话人”进

行表演，作为对长期流行的“说话”故事的编撰整

理，保存了大量的故事范型，如“案发—伸冤—清

官—昭雪”范型、“穷公子落难—小姐相救—中举—

大团圆”范型、“机缘—考验—升仙”范型等等。这

些故事范型既有作为传统承继的相对稳固性，又有

灵活多变的变异性。这些范型无论在作家的笔头还

是在艺人的表演中不断变化。这里仅就“三言”中

的公案小说为例加以论述。

“三言”中保存了大量的公案小说，这些小说基

本上保持了“案发—伸冤—清官—昭雪”的故事范

型。但是各个故事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叙事方式、主

题的变异与细节的设计体现了口头艺术的特点，而

其中的一些心理描写、视点设计、场景渲染体现了从

口头向书面的转化痕迹。

例如，《喻世明言》卷十“滕大尹鬼断家私”，其

本是出自《龙图公案》卷八之《扯画轴》①。《扯画

轴》是一篇公案小说，篇幅极其简短，仅１６００字，说

得是顺天府香县有一乡官知府倪守谦临老纳妾梅先

春并生一儿子取名善述。倪守谦长子善继生性贪

婪，倪守谦怕其死后善继会独霸家产而谋害其弟，于

是就在死前把家产全交予其长子善继并嘱咐等其弟

长大成人后“可代他娶妇，分一所房屋数十亩田与

之，令勿饥寒足矣。”接着又给梅氏母子一幅画轴，

并说“日后，大儿善继倘无家资分与善述，可待廉明

官来，将此画轴去告，不必作状，自然使幼儿成个大

富。”善述长大后要求其兄分家产遭拒绝，后拿画轴

告于包公衙下，包公神明断案，使善述获得万两白银

以及千两黄金，包公亦拒绝倪守谦遗言中的千两黄

金的酬谢。最后作者评论道：“包公真廉明者也”。

由此看出《扯画轴》是一个典型的公案小说，并极力

赞美包龙图的清正廉明。但该小说经过冯梦龙的改

编，把包龙图换成滕大尹，其主题也发生了逆转。改

编成的《滕大尹鬼断家私》字数扩充到１２０００，故事

的主题也由赞美清官转换成宣扬孝悌的世情伦理小

说。为了突出孝悌的主题原则，冯梦龙做了如下

改编。

第一，角色改编。把包公换成了滕大尹，角色的

改变为冯梦龙宣扬孝悌主题提供了方便。众所周

知，包公是一个清官，这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依然采

用包公断案，这就使兄弟争财产而使他人得利的主

题无法更加鲜明地突出出来。而换成滕大尹断案就

不一样了，滕大尹虽有机智、秉公办案的一面，又有

贪图财产的一面，这就很好地突出了“他人得利”的

一面，从而突出了作者宣扬的孝悌主题。

第二，情节改编。在《扯画轴》中，倪守谦将遗

嘱藏于画轴之内。遗嘱中说，如果“后有廉官看此

画轴，猜出此画，命善述将金一千两酬谢”。面对千

两黄金，包公一文不取，“适闻倪老先生命谢我，我

决不要，可与梅夫人作养老之资”。而在《滕大尹鬼

断家私》中，倪太守的遗嘱这样写道：“后有贤明有

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滕大尹在断案之

时说：“更有一坛金子，方才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

酬谢之意，我不敢当，他再三相强，我只得领了。”这

是一处很有意思的改编，也许是作者有意揭露官场

黑暗的神来之笔，但笔者更倾向于这是为宣扬孝悌

而写，因为这更加强化了“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

叙事主题。紧接着作者写道：“这正叫做‘鹬蚌相

持，渔人得利’。若是倪善继存心忠厚，兄弟和睦，

肯将家私平等分析，这千两黄金，弟兄大家该五百

两，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里作成了别人，自己还

讨得气闷，又加个不孝不弟之名，千算万计，何曾算

计得他人，只算计得自家而已！”作者用意不言

自明。

第三，主题改编。故事的扩充为作者塑造人物

提供了更加充裕的空间。《扯画轴》中人物简单，缺

乏心理描写，人物语言、行动等几乎全靠叙述者和盘

托出，类似于笔记题材；而改编后的《滕大尹鬼断家

私》为突出孝悌主题而精心刻画了几个主要人物，

心理描写与行动描写也更加丰富。比如倪善继的贪

婪狡诈，倪太守的工于心计，滕大尹的机智贪婪等刻

画得入木三分。倪太守对长子贪婪本性了解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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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房贷之事，件件关心”，不让其长子插手、纳妾

生子之后屡次对长子的恶行“藏在肚里”，分家产时

为保全次子、稳住长子的深谋远虑等等是《扯画轴》

中不曾有的内容。再如《扯画轴》中倪太守遗嘱是

藏于画轴之内，改编后则是裱于画中，滕大尹得财后

又重新装裱，去掉遗嘱，这又为刻画滕大尹的阴险狡

诈增添浓重一笔：滕大尹哪里是在秉公断案，分明是

利用断案之便诈人钱财！冯梦龙这样改编无非是想

告诫世人，兄弟和睦才能保全家财，否则会遭人算

计，正所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

冯梦龙为了一个统一的“孝悌”主题，把《扯画

轴》的清官主题进行了置换，从而抵达了一个不同

的结尾。这是中国“说话”口头艺术特有的“主题先

行”的叙事模式，对现有的故事素材进行改头换面

是“说话”艺人常用的伎俩；把中国传统小说里的

“鬼断”（这在公案小说里是常见的断案模式）、“解

谜”等“小主题”进行重新变换，从而形成一个新的

故事，这也是“说话”艺术常用的叙述技法。但是，

冯梦龙并没有拘于口头艺术，而是同时充分利用书

面优势对倪守谦心机深厚、滕大尹善于算计进行了

入木三分的刻画。

公案小说的核心主题是“案件”、“断案”，但是

这一故事范型的叙事方式又是多种多样的，体现了

口头艺术留下来的“说话人”与“看官”的交流模式。

比如《醒世恒言》卷三十四“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采

取了顺序叙事方法，把案件的发生、发展、结局一一

展示出来，并采取“案中案”模式，极尽曲折。其中

引人注意的是其文本交流模式，案件每到一个关节

点，就会有“只因这一文钱，又断送了一条性命”之

语，让读者在“一文钱”与“一条性命”之间权衡，从

而强化了对“舍财忍气”观念的认同感。《喻世明

言》卷三十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其原始来源为

《夷坚支景》卷三“王武功妻”，采用的是顺序叙事方

法，写简帖僧看到皇甫妻美貌欲占有，用简帖离间皇

甫夫妻，最后成功得到皇甫妻，后阴谋败露遭官府惩

罚，皇甫妻“亦怅恨以死”［５］。后来《清平山堂话本》

将之改编成“简帖和尚”，冯梦龙几乎没有改编直接

收入《喻世明言》并易名。改编后的“简帖僧巧骗皇

甫妻”的叙事顺序发生了改变，采用倒叙的方式先

写和尚派人送简帖，后把皇甫妻骗到手，然后说明为

什么送简帖，结尾也以皇甫夫妻团圆作结。由此我

们看出，“简帖僧巧骗皇甫妻”是用倒叙的方式与

“看官”保持一种持续的、期待的交流关系，并用“大

团圆”的结尾迎合受众的心理期待，给小说中的人

物皇甫一个机会的同时也给“看官”一个心理舒展

的机会。由此看出，“三言”在同一个故事范型下

“细节的精雕细刻、删繁就简、某一序列中次序的改

变或颠倒、材料的添加或省略、主题的置换，以及常

常出现的不同的结尾方式”［１］的口头诗学特征以及

书面化的趋势。

“三言”公案小说的叙事现象是十分丰富的，上

面论述只是豹之一斑，但已足以说明其在同一故事

范型下变异的丰富性。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以冯梦龙“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小

说的直接来源是古代的民间口头艺术，即“说话”，

虽然这些拟话本做了书面化的努力，但其口头诗学

特征是明显的。口头诗学理论为我们深入研究拟话

本小说提供了又一个理论参照。我们可以从中发

现，拟话本小说保存了大量的口头诗学特征；拟话本

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对“说话”这种口头艺术进行了

改造，同时在很多方面进行了书面化的努力，更进一

步发现了拟话本的这些口头诗学特征对中国古代白

话小说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与此同

时，拟话本小说也丰富了口头诗学理论，我们从中可

以发现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的叙事模式、渗透有中国

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因子的故事呈现方式和以“交

流”为中心的“读者意识”。因此，口头诗学理论无

疑为我们转换对拟话本小说的研究路径提供了一个

极佳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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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切并不能磨灭密尔在整个西方政治

思想史上的贡献。正是由于他，自由主义从早期的

个人主义特征逐渐变为“独善”与“兼善”的统一。

自由并非多元价值中的某种特殊价值，而是实现多

元价值共存的基础。密尔自由观的伟大之处在于向

人们揭示了任何缺乏多种思考和生活模式的社会都

不是适合自由人的理想社会。自由就是一种多样

的、可以改变的思考和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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